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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情绪已经调整到良好状态

马克说：“他们暗算人！明明做不到的合
同，扔给我？这很不公平！”“现在的 !"#是你
啊，你不管，谁管？”“反正那份合同不是我签
的！”马克蛮横地说。
苏月柔声劝道：“你丢给总部，要新加坡

方面负责，道理上是对的，不过，是否让总部
觉得我们无能呢？他们肯定希望我们
自己能把难题处理好。”

马克停顿着，没有马上回答，显
然，苏月的语调在灭他的火气，苏月的
理性思考开始影响他。
“你再想想，明后天再做决定还来

得及，不着急。”苏月明白两人互补的
原理。一方着急时，另一方一定要格外
清醒。智者钱钟书早就写过，两头同时
绷紧绳子，绳肯定会断。
马克还在犹豫着，僵持着，电话中

传来他特有的带着浓重的鼻音的喘息
声。苏月沉住气，不催他改口，只是柔
声地说：“你再仔细想想啊。”这时候，
马克发声了，他意外地提出个要求：
“你帮我看看人事材料。分析一下，在
我们的雇员中，有没有具备发展北方
地区市场潜力的。”
苏月虽然不完全清楚马克的用意，但是，

猜出他已经在考虑挽回局面的方法。马克能
够很快平静下来，进入正常的思考，让苏月顿
时松了口气。她立刻应承了马克的要求，说晚
上在电脑里可以查清楚。苏月决定转换话题，
帮助马克轻松起来：“你现在有空闲的时间
吗？前天我说的石库门的房子，有兴趣一起去
看看吗？”
苏月相中一幢石库门的建筑，是朋友的

朋友介绍的。房子的主人举家移居北美，想脱
手后到那里买个别墅，因此希望尽快把老家
的房子卖掉，价格上也就让一点。三百多万人
民币，不算太贵；房子坐北朝南，南面的天井
对着弄堂，后门沿街，是在长乐路上，算上海
的甲等地面。苏月喜欢老房子。她盘算过，二
楼三楼可以住家，有一百多平方米，很宽敞，
底楼的几十平方改造成商铺，不管是自己经
营，还是出租，均划算。如果把三个楼面全部
开店，就是一处规模不小的商铺了。苏月记
得，在书上看见过一句上海滩的老话：一铺养
三代，那道理很深刻啊。

在苏月决定是否要买房的决策当口，马
克闯进了她的生活。苏月的心里，已经开始描
绘与马克共同经历人生风雨的憧憬，所以她
希望马克也对那房子有好感。从平时的交谈
看得出，马克对上海的历史文化兴趣浓厚，苏
月相信他会喜欢石库门一类的建筑。
听说苏月的这个打算，马克的态度，意外
地比较含糊，不说喜欢，也不说不喜
欢，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嗯了两声，
回答道：“改天吧，今天没心情。”苏
月猜想，他或许是担心买房的费用。
苏月很想告诉马克，关于买房的经
济问题，她盘算过，她自己有这个能
力，无须马克帮忙。但是，苏月又不
愿意伤害马克男人的自尊，就把嘴
边的话咽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阳光明媚的一个

工作日的开端，马克重新跨进办公
室的时候，情绪已经出人意料地调
整到良好状态。
马克满面红光地站立在客厅的

中央，一米九几的高大的身子，头顶
几乎碰触到悬挂的吊灯。他把深灰
色的西装穿上了，还打了条金黄色

斜线条的领带，人变得分外精神。他嘿嘿地笑
着，开心地向每一个见面的部属问好；甚至连
顶撞过他的张小三，也未受到冷落，马克同样
让他见到了自己灿烂的笑容，仿佛根本没有
昨天的尴尬场面。
那个北方的愣头青张小三，端一只杯子

去饮水机泡了茶，往回没走几步，被人高马大
的马克像堵墙似的挡住去路。他抬起脑袋，被
迫与马克打了个照面，他吃惊于马克笑容满
面的问候，不知新上司动什么脑筋，急忙低下
头盯着自己油光闪闪的皮鞋，嘴里讪讪地应
了一声，赶紧溜去自己的办公桌前落座，手中
的茶水也洒落在地板上。
几分钟后，苏月走进属于马克个人的办

公室时，见他站在窗户前，全身沐浴在清新的
晨光里；健硕的背影———凸显出肌肉的宽阔
的肩膀，从头颅到双腿笔直有力的线条———
像雕塑似的屹立着。苏月轻手轻脚滑步过去，
绕到他手边，见马克手中捧着杯散发着香气
的咖啡，正望着窗外的街景，若有所思，一脸
傻乎乎的欢笑。苏月讽刺道：“什么事情这样
开心啊？与昨天判若两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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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英雄的骨灰搜寻

如果说吴石将军等英勇殉国是极具悲
壮色彩的话，那么，之后发生的事情也颇为
离奇曲折，英雄的骨灰搜寻过程的一个个故
事感人至深。

最早去收尸的是吴石将军的族人吴荫
先，其过人胆识令人钦佩。吴石将军就义的
消息见报后，吴石将军夫人王碧奎仍陷囹圄
之中，只是到了 $%&'年秋，经吴石故旧营
救，王碧奎得以出狱。尽管吴石在军界有着
较为深厚的人际关系，迫于当时的环境，许
多人只能心存同情、怜悯，但不敢公开出面。
面对令人发怵的“白色恐怖”，就连不少亲属
都不敢公开出面领取亲人的尸体。这时，热
心好义的吴石在台同族吴荫先闻讯后，不顾
受牵连的危险，携吴石在台的子女到台“军
法局”申请领取遗骨。得到台“军法局”的首
肯后，他们取回骨灰。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
吴荫先决定将骨灰暂时安放在台北郊外的
寺庙中，不曾想到，骨灰一放就是 (' 多年。
王碧奎女士在每年清明的时候，都要早早带
着在台的子女赶到寺庙为亡夫上香，以表达
不尽的哀思，告慰亡灵。随父母去台湾的吴
健成于 $%)'年赴美留学，王碧奎老人随后
带着自己丈夫的亲笔遗书也赴美定居。至
此，吴石烈士狱中遗物从台湾辗转到了美
国。但吴石的骨灰仍留在台北郊外的寺庙
中，由在台湾的女儿打理。之后，留在大陆的
吴韶成、吴兰成于 $%)*年 +月赴美探亲，在
台湾的吴学成得到消息后也从台湾赶到美
国，经过几十年的骨肉分离，吴家的 + 个子
女———留在大陆的吴韶成、吴兰成，留在台
湾的吴学成、吴健成与母亲相聚洛杉矶，实
现了团聚。家人相聚，抱头痛哭，感慨万端。
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直到 $%%'年，吴石烈
士的骨灰盒才由在台湾的亲属从台湾千里
迢迢带回，送到留在大陆的吴家长子吴韶成
的手中。从吴荫先冒死领尸，到偏安寺庙，到
最终离台，进而送归大陆，经历了整整 +'

年，一家人之间的遗骨大接力有了
圆满的结局。此后，王碧奎老人一
直期待着择期让自己丈夫入土归
葬。但由于种种缘故，在她 %'岁仙
逝时也未了却心愿。但她的子女们
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于 $%%+年
了却了二老的心愿。

紧接取回骨灰的是陈宝仓的家人。噩耗
传到香港，陈宝仓家人悲愤欲绝、痛哭失声。
陈宝仓的结发妻子师文通是一名基督教教
徒。她历尽曲折，通过教会的关系在台湾找
到两名教友唐辉麟、陈克敏，希望他们能帮
忙找回丈夫的尸体。既是因受教友的重托，
又感佩陈宝仓将军一生光明磊落，两位教友
冒死到刑场寻找陈宝仓将军遗体。时值盛夏，
尸体已腐烂，他们根据陈宝仓将军身穿的衣
服和旧伤的特征终于找回尸体，并加以火化。
而把英烈骨灰安全转交到陈家人手里则又成
了一项艰险的任务。陈宝仓之女陈禹方在台
湾上学时的同窗好友殷晓霞，出于对陈宝仓
将军的景仰和对陈家人的同情，毅然承担转
送骨灰的拜托。$%&'年 ,月的一天，她乘船
直奔香港。快要抵达时，由于没有搞到入港
证，而港方又查验甚严。情急之下，殷晓霞扔
掉随身携带的所有行李和物品，只将骨灰包
好并牢牢绑在身上，乘着夜色跳入茫茫大海，
冒险偷渡登岸。当师文通拿到丈夫的骨灰时，
里面还是潮的。三位好友的义举让陈宝仓家
人深为感动，陈母出资帮助陈克敏去了美国。
之后，师文通克制住悲痛，振作起精神，携带
-个子女（其中年龄最大的为 *+岁，最小的
为 $*岁），由香港奔赴内地生活。陈宝仓将军
夫人师文通于 $%&+年在京病逝。

$%&$年 ,月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主席李济深以书面证明：陈宝仓系到台
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陈宝仓将军牺
牲两年之后，国家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了《革
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
仓革命烈士称号。$%&(年 %月举行隆重公
祭，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
《悼念陈宝仓同志》，李济深在祭文中写道：
“古人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陈宝
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 我们的
同志和祖国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陈
宝仓同志的英灵永远不朽. ”经过千辛万苦寻
取回来的骨灰被安葬于八宝山烈士陵园。


